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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成败萧何》的表导演艺术与节奏

L海京剧院新编京剧《成败萧何》(以下简称《成》)一

JL度创作的精彩，为此剧的舞台成功奠定了坚实的

基础。剧本着力开掘剧中人物复杂的思想内涵。着力展

现萧伺与韩信的生死之情、知己之意。其思想内涵的深

刻体现在它既是以现代意识审视历史人物的是非，更是

超越了历史和道德评判。使观众在审美激动与感动之

余，增强对人物的理解与慨叹。对历史与人性的思辨与

感悟。《成》剧本对人物关系的理解及凝练，为导演的二

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展示空间。该剧节奏紧凑，张弛有

度，最大化的体现了戏曲写意的表演特征。程式的精准

理解，锣经的灵活运用，对戏曲时空灵活性做了完美的

诠释。该剧是一出抒情性强烈、节奏鲜明、人物鲜活的现

代艺术气息浓厚而又深谙戏曲传统三味的好戏。

《成)--度创作的成功首先是人物的准确定位。韩信

在传统戏曲中，多以正生、武生行当出现，俊扮、穿红蟒、

戴帅盔，挂黑三绺。形象瘦削，儒雅自负。这里对韩信的

形象做了一次大的颠覆，以俊扮花脸的净行担纲。穿红、

黑、白、灰四色蟒。前半场戴改良红、黑帅盔，后半场戴改

良侯帽，戴黑满髯。裘派花脸安平以架子花做工表演，将

威气、霸气、帅气、傲气集于一身，出色地演绎了韩信这

一历史人物。比以往舞台上的韩信更加符合人41-J,心中枭

雄的人物形象。根据韩信架子花脸的行当个性以及演员

的个人优势设计唱腔，高亢激昂，既大气磅礴又感人至

深。充分发挥裘派声腔艺术的丰富性和表现力。尤其是

最后一场，韩信决意离开人世，他以咏叹调似的[反二

黄]倾吐对萧何的感恩和依恋，如泣如诉，令人动容。

萧何在戏曲中多数穿白蟒，戴相帽，挂白三绺。此剧

前半场头戴改良相帽，身穿紫、咖、灰色改良开氅，戴黑

黪髯。后半场戴改良员外帽，身穿香、蓝色改良开氅，最

后一场戴白髯，扎“耳毛子”，脸上抹油。由麒派传人，做

派老生陈少云老师饰演萧何，将一个忠诚、真诚、老辣、

劲道、善良、无奈、痛苦的萧何刻画得惟妙惟肖。

戏曲具有虚拟性、写意性、抒情性特征，这使得戏曲

具有无限时空观念。戏曲的抒情性通常又以能取能舍、

大详大略的方式结构剧情，在剧情的进展中直接揭示人

物的内心活动和情感变化，以虚拟、夸张的手法刻画人

物性格。“能取”和“大详”是指：在情节重点部分为了将

人物的内心世界与人物的关系展示清楚，戏曲可以不受

客观时间、地点，甚至生活自然状态的限制．费尽笔墨大

肆渲染，在节奏上较之现实生活本身极大地放慢了速

度。这种叙事方式类似于影视中的“慢镜头”或“特写”。

“能舍”与“大略”是指：由于时空自由。戏曲还具备了其

他艺术没有的节奏快捷的艺术特征。这种快速的艺术节

奏，表现为“扬鞭奔马，驰骋百干路程；几个过长，经历五

湖四海；几个人刀枪交接，几个人翻腾跌扑，仿佛看到辽

阔的混乱战场；作举手抬脚姿势，便是登山越岭；绕几个

8字形圈子，表示逃走关山；两根竹杆绷上两幅青布。一

拉一闭，就是攻城略地，如此等等”。①

《成》导演在二度创作中，从剧本结构、演员唱念到

舞台音乐、灯光等全方位地把握节奏。突破了戏曲叙事

节奏与表演程式的传统，将舞台重点聚焦在人物形象刻

画和内心的揭示上。可略处蜻蜒点水，需详处大肆渲染，

使情节始终在快慢对比、强弱转替、虚实兼顾、疏密相

间、点线组合、变化多样的律动下推进。

《成》减头绪，突出重点，有张有弛，逐场加剧矛盾冲

突，不断丰富人物内心思想，全剧136’40"，分7场结构两

个中心事件一“献头接驾”、“追韩受死”。前四场主要
是叙事，围绕“献头被贬”，讲述西楚败将钟离昧投奔韩

信。刘邦令韩信务必斩杀朝廷钦犯钟离昧。围绕这个事

件，叙述萧何从保韩信到救韩信．以及刘邦从疑韩信到

贬韩信的事情经过。设置了“宴臣祭剑”、“规劝赠简”、

“拦驾改诏”、“献头接驾”四场戏。表现萧、韩、刘、吕四人

分别因忧、因义、因疑、因虑产生的舞台行动。以及相互

间碰撞出的性格火化，展现四个人物真实生动、合情合

理、鲜明典型的人物性格，是悲剧的铺垫。这四场戏突破

了戏曲叙事常规的平铺直叙，以几个事件集中展现矛

盾，在冲突中彰显人物，将这个叙述的过程压缩在最短

的时间里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矛盾冲突的激化直至全局

的高潮。

第一场“宴群祭剑”是全剧的开场，主要是展现人物

关系，预示暗藏的杀机。“宴臣”韩信来迟，萧何解围，刘

邦吕后不满。“祭剑”预示杀机，为后剧的铺垫。第一场12

分57秒，占全剧的十分之一。虽然凝练简洁。却不简单。

这一场两个节奏的小弧度，由慢至快，处理的干净利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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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关系定位准确，人物关系脉络清晰。既是对背景的

交代。也使全剧的悲剧性结局初见端倪。是全剧的“起”。

第二场“规劝赠简”是对萧、韩两知己私交的描写，

二人性格以及政治立场的不同。为最后的无奈对峙奠定

了基础。仅用8分16秒，为全剧最短的一场戏，充满了

温馨融洽的情意。

第三场“拦驾改诏”，韩信居功自傲、率性而为的性

格招致刘邦、吕雉的担忧与恐慌。收留钟离昧事件引发

矛盾，韩信招来杀身之祸。萧何冒死拦驾，机智应变，扭

转局势。这场戏节奏加快，尤其是后半场。前半场仍为叙

事，吕后监视，樊哙密保，终使刘邦对韩信下手，下诏剿

韩杀昧。在此危急的情况下，心急火燎的萧何决定“拦

驾”。在一句[二黄导板]“闻特诏吓得我魂飞魄散”从下

场门(右后区)出场亮相，手、头、髯口颤抖着走向舞台前

区。紧接一段[二黄散板]开始紧打慢唱，以慢反衬出情

势的紧迫。唱到“老萧何拼一死力挽狂澜，遥看那旌旗

丛”，看到旌旗、刀光、人影，萧何内心更加焦急，撩髯、分

髯亮相，边唱“刀光闪闪”边双手抖动。“大汉朝此一战生

死攸关”，萧何想到战乱初定的天下百姓，更是忧心忡

忡。反复搓手．踱步。远处传来了起驾声，惊觉，猛甩双水

袖，下定决心。“临将绝境阻圣驾”一锣亮相，“整金冠”一

锣，双手扶冠，睁目提气一个亮相，“撩蟒袍”[撕边]中推

髯，踢蟒右手接，抓蟒一个小趋步，跨左腿转身，一个倒

步，左手低右手高撩蟒斜亮相。“刀山火海也要闯，闯他

个人仰——”拖长腔，“马又翻”马字加重，投水袖，撩蟒

袍，翻水袖，半个圆场前去拦驾，被将士拦阻，反走圆场

再次被拦，投水袖，翻水袖。走至九龙口，一个倒步，涮八

字步，代表老态与艰辛，双翻水袖抬左腿快步趋前台，双

投水袖，双翻水袖，抬腿平移至左，一个转身，与将官错

位平移至右。几经周折终于见到刘邦，抓马头与刘邦等

一行斜一字排开，从中场前区摇头撮步，至上场口，一个

转身，双翻水袖边摇头边吹髯抖髯，错步向前，至舞台前

中区。踢蟒撩袍转身跳跪在地。一组快节奏身段对于一

个63岁的艺术家来说，能完成已属不易，更何况能带着

人物的内心情感出色的完成，尤其是最后一个跳起双膝

跪地高难度动作，实在令人惊叹!精彩的表演既是麒派

表演艺术的体现，又是陈少云老师唱、作功力的体现。这

一段处理摒弃了戏曲抒情化的人物描写．只是一段唱腔

和一组的身段即准确地刻画出萧何此时焦急与迫切、坚

定的内心情感。处理得干净利落，不拖泥带水。

“改诏”是萧何提出三个问题，刘邦无言以答。请萧

何献计。一组身段造型，刘邦向萧何求助，令将士退下，

让座于萧何。自己却蹲在萧何脚下，这是非常个性化、具

有鲜明人物性格的一个造型。一高一低，一个埋头思索，

一个苦于无奈。将刘邦对萧何的信任与依赖、萧何的忠

心．以及在刘邦心中的地位刻画得一清二楚。这也是对

戏曲刻画人物的一种创新，摒弃了戏曲叙事化的抒情手

法，以更加强烈的行动刺激与观众交流，直人心底，砰然

有力。14分28秒的表演仅占全剧的九分之一，却是闪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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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笔。是全剧的“承”。

第四场“献头接驾”深刻地展现了刘邦这一人物形

象，虽是杀机昭然，却还是机智过人，审时度势。钟离昧

“献头颅酬知己”自刎身亡。韩信被逼献头保身，却还是

被刘邦贬为淮阴侯。虽保住性命，却成为了刘邦更大的

心患。23分46秒的演出将第一中心事件集中、深刻的展

现。韩信的两段唱与萧何的一段唱各领风骚，给观众留

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后半场直接展现刘邦吕后必除韩信而后快。围绕

“追韩受死”结构了“规劝传诏”、“保韩灭韩”、“追韩受

死”三场戏。脉络清晰，冲突明显。逐层递进，高潮收尾。

第五场“规劝传诏”，萧何、韩信均感大限将近，最后

的话别更加深刻地体现了二人惺惺相惜的莫逆之交。萧

何一段[二黄三眼]更是发挥了麒派的演唱艺术，最后一

句“你休任性、没桀骜、多体谅、少忿怨，你就听我萧何一

声劝，隐迹山野避祸端，莫叫我抱恨终生，免得你含冤!”

一个大甩腔。二人互跪，感人至深。与第二场相比，虽都

是二人情感戏，却更加深入、深刻。时长21分12秒，占

全剧的六分之一。是全剧的“转”。

第六场“保韩灭韩”，不光是全剧的一个亮点，更是

历史上的一个盲点。吕后以何种手段致使萧何与之同

谋，诛杀韩信，背信弃义。在这一场得到了一个解释，无

论真伪，却人情人理。吕后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礼，软硬兼

施、恩威并济。虽然萧何据理力争，却终不得背叛国家与

天下，无奈就犯。这一场的丽段唱也都是发自肺腑，真诚

感人。21分15秒，占全剧的六分之一。

最后一场“追韩受死”是全剧的大结局。也是萧、韩

二人的情感的爆发点，凄惨悲壮，发人深省。二人同是心

系天下苍生。一心为大汉江山谋取平安，相互体谅，韩信

决意离开人间。韩信永世英明地与世长辞，萧何永世骂

名地活在人间，将死的韩信低声悲泣，活着的萧何放声

大哭．同样的无奈、同样的悲壮、同样的令人敬佩，同样

的大气豪迈。“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成败岂能由萧何!”

的主题声中拉上了帷幕。时长31分38秒，占全剧的四

分之一。使观众纠结的情绪，久久不能平息。是全剧的

“合”。

从此剧的演出可以看出，导演深谙戏曲三味，将戏

曲的传统活学化用，尤其是唱念。全剧136分加秒的演

出只有15个唱段，时长41分27秒，占全剧的不到三分

之一。其中10个为主要唱段。三分之二多全是念白。那

么锣鼓就显得尤为重要。用得准是此剧中锣鼓的最大特

点，也充分显示出锣鼓的功能和作用。锣鼓经一是“上场

锣鼓”。如韩信第一次亮相，[撕边]中上场，至九龙口[三

击]亮相，打出人物的上场情绪；二是打出人物的形体行

动和心理活动，即“身段锣鼓”、“气氛锣鼓”；三是打出人

物的唱腔，即“开唱锣鼓”、“收腔锣鼓”；四是行腔中的

“气势锣鼓”，加强气势，加重情感等；五是念白中的“装

饰锣鼓”，有起止、加强、装饰等作用；六是“开打锣鼓”，

用于各种武场、舞蹈的群体场面中。这出戏中很多念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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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没有锣鼓的，但用到的每一处锣鼓经都经得起推敲，

而且用了之后准确到位的为演员表演服务。

比如第四场韩、钟二人情趣相投、率性神交、喝酒尽

兴之时，萧何在[急急风]中赶至，打出人物的上场情绪。

见此情此景出乎意料，[撕边一击]后一个静场，打出人

物的心理状态，这是话剧表演的一个借鉴。全剧多处采

用这种静场手法，表现人物复杂的情感。萧何要将钟离

昧绑了，韩信辩解，钟离昧却不忍连累，刚要解释被萧何

一语“按大汉律典：窝藏钦犯者，满门抄斩，夷灭三族。”

最后一句拖长加重，钟离昧立感事态严重。一个[大锣叫

头]打出人物迫切的心情，以及将要开腔的预示，替韩信

开脱“韩信羁押在下，为的是斩钟离之头面呈汉皇”。紧

接一段[西皮导板]“钟离昧本已是家国俱丧”转[西皮快

板]‘‘蒙将军古道热肠，实庆幸三月来真情狂放，度过了

一生中快乐时光。为钟离昧怎能够害将军命丧”，最后一

句[西皮散板]‘‘献头颅酬知己我一力承当。’’“将军保重

了!”冲出众将士阻拦，冲至舞台左后位高台处，此为全

场高点，夺剑道别，冲在[四击头]中至舞台左前区单腿

自刎，转身僵尸倒地，打出人物的行动。整段没有一个多

余的锣经与身段。

锣鼓在该剧不仅在节奏掌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而

且在情节进展与人物刻画方面都有非常重要作用，是戏

曲化的，也是非常成功的。也还可以更讲究，比如第三场

萧何能够劝说刘邦。作者设计三个问题：刘邦与韩信的

兵马谁更强大?刘邦手下将领谁敌得过韩信?兵将均不

如韩。以何力抗衡?这三个问题每句话后都应该加一锣，

起到加强语气的作用。

《成》的创新，还体现在以下几方面。

一、念白的创新之处。全剧三分之二的念白。却没有

给人话剧加唱的感觉。首先和陈少云与安平两位表演艺

术家深厚的唱念功力是分不的。其次是念白中的节奏。

掌握的快慢适中，张弛有道。三是部分念白糅合了话剧

的念白方式。如最后一场戏，40多旬念白长达3分多钟。

陈少云念白的节奏由慢到快，越说越悲愤，最后全力喷

出，字字铿锵，掀起了全场高潮。

二、戏曲场面处理的创新。戏曲中的“惊”，一般用

[大锣一击][八答仓][冷锤]或者[撕边一击]表现。《成》

突破性地运用“静场”这一手法来表现此情景。如第四场

萧何赶至下邳，见韩信与钟离昧把酒言欢，顿时目瞪口

呆，这里用的是静场，展现萧何吃惊的状态。这个处理手

法在第七场中更为明显，萧何不想追上韩信，却真就追

上了。韩信不想离开，却没想到萧何真就来追了。二人

见面意料之外，此处一个静场长达数秒，有惊、有喜、有

忧、有恨，二人打翻了五味瓶，个中滋味全体现在这个

静场中。

三、戏曲中哭的程式。哭是表现人物感情、塑造人物

形象的一种艺术手段。通常以假声做哭状。这里借鉴话

剧的表演，以真哭展现人物的情感。第七场，当萧静云说

出“将军一死，背的是永世英明；爹爹活着，背的是永世

骂名。这天地良心。你叫他怎么背的起?如何扛得动

啊?”，萧何撕心裂肺地喊出“天啊”，便放声大哭。这个处

理是人物情绪积累到至高点的一个释放。所有的委屈、

伤心、无奈、痛苦在此刻喷发，这个哭比戏曲的哭更有震

撼力，对观众的冲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四、戏曲场面调度以及表演程式的突破和尝试。如

第四场“献头接驾”开场以鼓点代替锣经或者曲牌，以整

齐划一的舞蹈身段代替戏曲惯用的二龙出水、八字交战

的戏曲程式调度，身手矫捷、技艺精湛的演员手持令字

旗，表现将领指挥作战，随着鼓点节奏的加强，钟离昧一

个高度技巧的身段，搬左腿立站由左侧转前方直立下岔

后，凝神关注战情，后挥旗下令，双方进入作战状态，这

时才键入锣经[马腿儿]，走八字调度，最后在一个[大锣

四击头]中钟离昧翻身亮相。一连串的设计干净利落，形

神兼备。在现在的戏曲创作中，鼓被运用的很多，这里我

认为运用的极佳。在于他不光起到了烘托气氛的基本作

用，还将鼓点代替锣经的作用运用得得恰如其分。且在

转入戏曲锣经后不长篇大论，而是直接一个[四击头]收

尾。不但将戏曲锣经运用得收放自如。且令观众看得明

白，赏心悦耳。

五、灯光功能的开拓。灯光在此剧中被运用得出神

入化，堪称灯光在戏曲创作中运用的一个典范。灯光在

该剧有六大功能得以展现：其一是以灯光切换场次。多

个场次皆是以收光作为场次的结束，简洁干练，节省时

间。其二是以灯光划分表演区。第二场萧何在舞台左前

区说到：“收敛”，光收。在舞台右后区吕后接说：“收敛”，

右后区追光起。第三场开始。同一舞台不同区域的表演，

可以用灯光划分。其三是以灯光突出人物。第四场钟离

昧自刎，韩信跪哭，一束追光打出了韩信捶胸顿足、痛苦

的身影。其四是以灯光展现人物的心理活动。第三场“改

诏”成功，刘邦伸出大拇指，萧何却在一束追光下暗自挥

汗，说出“险啊”，展现后怕的心情。其五是以灯光掩饰变

换场景。如第四场中韩信在追光中夸奖钟离昧好阵法。

韩信兴致所致大喊“抱酒来”，光起，桌椅等道具已摆放

整齐。其六是以灯光烘托气氛。如第四场开场，在蓝色的

背景光下，舞蹈的军士每人一束追光，硝烟弥漫，擂鼓声

声，马上将观众带至操练的场面。

版。

注释：

①阿甲：<戏曲表演规律再探)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70年

(作者单位：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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